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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伊朗的历史兴衰看其主体民族
和国家的发展特性*
范鸿达
内容提要 伊朗是中东地区大国，其主体民族波斯人是人类历史上
第一个世界性大帝国的缔造者。历史上伊朗曾强盛一时，但是也与希腊
人、罗马人、阿拉伯人、土耳其人，以及俄国、英国和美国等发生过激
烈的战争或冲突，被阿拉伯人征服后波斯人被迫放弃了自己的宗教信仰
和语言文字。伊朗历史的曲线发展特性造成波斯人怀有比较明显的地区
大国心态、受害者心态和对抗 (或反抗)心态。从古至今，伊朗对外
冲突频发，除了不可控的外部因素外，也有其内部原因。国家决策者应
该审视自身存在的问题，在确定伊朗的地区角色时，应该注意其他利益
方的关注;在谋求当代发展时，要恰当地面对历史问题;在引领国家前
进时，更要重视民众的关切。努力遏制涉外冲突频发的历史惯性，是当
下伊朗发展的当务之急。
关 键 词 民族特性 波斯人 伊朗 历史兴衰
作者简介 范鸿达，厦门大学外文学院教授、中东研究中心主任
(厦门 361005)。
伊朗①是一个具有历史发展连续性的国家，其主体民族波斯人是人类历史
上第一个横跨欧亚非的世界性大帝国———波斯帝国 (阿契美尼德王朝)的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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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科规划基金项目“中东国家政治转型比较研究”(15YJAZH013)之阶段性
成果。
伊朗旧称波斯，1935 年正式改称伊朗。为了行文方便，本文统一称其为伊朗。伊朗主体民族
是波斯人，因此本文波斯人的民族特性大致代表了伊朗国民的整体性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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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者。在阿契美尼德王朝之后，伊朗的帕提亚王朝、萨珊王朝、沙法维王朝、
巴列维王朝等均曾强盛一时。但是在历史辉煌的另一面，伊朗亦有悲情之处，
那就是在其强盛时期也往往会有着相处不睦的强大邻居，而且双方交往的方
式又常常令伊朗基本处于下风，甚至直接面临亡国的战争。公元 7 世纪，波
斯人被阿拉伯人征服后，被迫放弃了本土宗教并逐渐接受伊斯兰教，甚至在
一段时期内自己的语言文字也被禁止使用，时至今日，阿拉伯人征服带给波
斯人的心理创伤仍没有愈合，波斯人对 (沙特)阿拉伯人的厌恶还是溢于言
表，但是迄今波斯人的主体信仰仍然是阿拉伯人建立的伊斯兰教，现代波斯
语中的阿拉伯语痕迹仍然清晰可见。历史发展的这些特点给本来充满自豪感
的波斯人增添了浓重的悲情色彩，也令其倍感纠结，并且影响到他们对当下
国家和世界的认知。从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发展至今的 30 余年历程中，我们能
够比较清晰地看到，伊朗的历史辉煌、曲折和屈辱对现在的国民特别是波斯
人的心态有不可忽视之影响，最突出的当代表现则是地区大国心态、受害者
心态和反抗 (或对抗)心态。
历史辉煌造就的伊朗大国情怀
就像中国历史上的朝代更替一样，伊朗历史上也出现过阿契美尼德王朝、
帕提亚王朝、萨珊王朝、沙法维王朝、凯加王朝、巴列维诸王朝以及不同时
期的诸多地方割据政权，而且其中几个王朝还均是当时世界或所在地区的大
角色，时下的伊朗之所以面临重重困难仍能保持骄傲的民族或国家精神，与
其历史的这几个辉煌时刻留下的精神遗产密不可分。
(一)阿契美尼德王朝:奠定大国荣耀的根基
世界历史上赫赫有名的 (第一)波斯帝国指的是伊朗阿契美尼德王朝
(公元前 550 年 ～前 330 年) ，该王朝直接奠定了波斯人在世界民族之林中的
突出地位，并造就了波斯人强烈的民族自豪感。
大约公元前 1000 年，雅利安人的一个支系迁至今伊朗西南部法尔斯帕萨
尔加德地区，随后他们把这里称为“波斯人的土地”，并在公元前八世纪或公
元前七世纪建立了阿契美尼德王国。公元前 550 年，阿契美尼德王国灭掉其
曾经的主宰者、同属雅利安人的米底王国，领导波斯人完成这一壮举的是居
鲁士大帝 (或称居鲁士二世) ，他是米底王国末代国王的亲外甥。居鲁士大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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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启的波斯人发展新阶段被称为 “阿契美尼德王朝”，也就是广为人知的
“(第一)波斯帝国”。在其鼎盛时期，阿契美尼德王朝拥有 600 万平方公里土
地和 1 800 万人口。居鲁士大帝 (公元前 550 ～前 530 年)之后，阿契美尼德
王朝又历经冈比西斯二世 (公元前 530 ～前 522 年)、大流士一世 (公元前
522 ～前 486 年)、薛西斯一世 (公元前 486 － 前 465 年)、阿塔薛西斯一世
(公元前 465 ～前 424 年)等知名帝王，最后在大流士三世 (公元前 336 ～前
330 年)手上被亚历山大大帝征服，从而亡国、亡朝。①
阿契美尼德王朝给后世留下了丰厚遗产并因此而被波斯人缅怀。王朝是
在对他地、他族征服的基础上创建发展起来的，但被波斯人和史家津津乐道
的是:该王朝对新土地上的人民及其信仰实行了民族和宗教宽容政策，其中
最为典型的案例是居鲁士大帝在征服新巴比伦王国后，下令让被称为 “巴比
伦之囚”的犹太人返回巴勒斯坦故土并在耶路撒冷重建犹太教圣殿，因为这
一仁慈之举，居鲁士大帝在《圣经 (旧约)》中被犹太人赞誉有加。② 在征服
巴比伦城后，居鲁士大帝还颁布了被赞为 “人类历史上第一部人权宣言”的
“居鲁士文书” (亦称 “居鲁士圆柱”，现保存在大英博物馆) ，宣布解放奴
隶、信仰自由和种族平等。③ 居鲁士大帝的此等风格也影响到继任者们，比如
冈比西斯二世和大流士一世在征服新土地后，对那里原住民的信仰一般也会
给予相当尊重。
作为历史上第一个幅员广阔的世界性大帝国，国家管理显然是一项极富
挑战却又不得不积极面对的工作。为了有效管理国家，王朝的统治者特别是
大流士一世推出了一系列行政管理改革举措，包括设立行省、组建军区、制
定法典、构建税收制度、统一货币和度量衡、修筑御道开挖运河等。由于统
治区域幅员辽阔，东至印度，西至东欧埃及，北至中亚高加索、南至印度洋，
阿契美尼德王朝辖区各地的文化交流也呈现出欣欣向荣之势。此外，大流士
一世还把波斯人的本土宗教索罗亚斯德教尊为国教。在 2 400 多年以前就已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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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e AmélieKuhrt，The Persian Empire:A Corpus of Sources from the Achaemenid Period，Ｒoutledge，
2010;Wikipedia， “Achaemenid Empire”，https: / / en. wikipedia. org /wiki /Achaemenid_ Empire，2017 －
03 － 27.
参见《圣经·旧约全书》之《以斯拉记》1 和《以赛亚书》45:1、13。
Amélie Kuhrt，“The Cyrus Cylinder and Achaemenid Imperial Policy”，Journal for the Study of the
Old Testament，Vol. 25，No. 8，1983，pp. 83 － 97;Wikipedia，“Cyrus Cylinder”，https: / / en. wikipedia.
org /wiki /Cyrus_ Cylinder，2017 － 03 －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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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得如此辉煌业绩，这的确是波斯人和伊朗对世界发展做出的巨大贡献。①
(二)帕提亚 －萨珊王朝:拥有强大的地区影响力
阿契美尼德王朝在公元前 330 年被亚历山大大帝灭亡后，伊朗历史随之
进入希腊人统治时期。公元前 323 年，年轻有为的亚历山大大帝病逝，其后
他创建的帝国分崩离析为三部分，伊朗隶属于中国史书上称为 “条之”的塞
琉古王国。虽然在希腊人统治时期波斯文化由东向西得以进一步传播，但是
波斯人和其族源相近的安息人显然更愿意自己掌握自己的命运。经过不断抗
争，以阿契美尼德王朝继承者自称的伊朗帕提亚王朝于公元前 247 年建立，
中国史书称之为“安息”。帕提亚王朝全盛时期疆域涵盖今伊朗、伊拉克、高
加索和部分印度地区，处于罗马帝国和中国汉朝之间的交通要道，是东西方
之间的贸易枢纽。帕提亚王朝是当时西亚的显要角色之一，曾与强大的罗马
帝国抗争多年，但非常遗憾的是，该王朝对自身发展情况的记载非常匮乏，
现有关于它的文字描述基本来自希腊、罗马等敌对者阵营，以及与之有些往
来的中国史书。
公元 224 年，帕提亚王朝被阿尔达希尔一世 (224 ～ 241 年)建立的萨珊
王朝所取代。萨珊王朝统治者亦自视为阿契美尼德王朝继承者，② 该王朝也被
称为第二波斯帝国，其领土涵盖当今的伊朗、阿富汗、叙利亚、伊拉克、部
分土耳其地区、高加索地区、中亚西南部、阿拉伯半岛海岸部分地区、巴基
斯坦西南部等地。③ 萨珊王朝时期的伊朗是那个时代的世界强国，是继阿契美
尼德王朝之后波斯人和伊朗最为缅怀的历史发展阶段④，也是 “伊朗”成为
地缘政治概念的开始。⑤
与伊朗此前的王朝显著不同，萨珊王朝留给后人很多文字记载和典籍。
该王朝出现了编年史《阿尔达希尔的功绩》，它为后世的伊朗史诗 《列王纪》
奠定了基础。巴赫拉姆五世 (Bahram V)统治时期，萨珊王朝的文学艺术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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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e Matt Waters，Ancient Persia:A Concise History of the Achaemenid Empire，550 － 330 BC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14.
Philip Matyszak，The Enemies of Ｒome:From Hannibal to Attila the Hun，Thames ＆ Hudson，2009，
p. 227.
Jeffrey J. Bütz，The Secret Legacy of Jesus:The Judaic Teachings That Passed from James the Just to
the Founding Fathers，Inner Traditions / Bear ＆ Co，2009，p. 251.
Sandra MacKey，The Iranians:Persia，Islam and the Soul of a Nation，Paw Prints，2008，p. 33.
KhodadadＲezakhani，“The Sasanian Empire”，https: / / iranologie. com / the － history － page / the －
sasanian － empire － 2，2016 － 12 －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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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繁荣，最好的萨珊文学和音乐乐章皆出自该时期。萨珊王朝统治者还有意
恢复波斯帝国的传统文化影响力，当希腊文学和哲学在东罗马帝国遭受打压
时，王朝接纳了一批此类专家学者来到伊朗继续自己的工作。① 在宗教方面，
萨珊王朝的统治者自称是琐罗亚斯德教信徒，该教被尊为王朝的官方宗教，
宗教经典《阿维斯塔》(即《波斯古经》)最终的经典版本也在王朝统治者的
支持下完成。值得提及的是，犹太教在萨珊王朝时期享有较大自由度，犹太
社群也相当活跃。② 萨珊王朝还在贡迪沙普尔建立了集中多地医学人才的世界
首所医学院。此外，萨珊王朝的建筑和艺术也被人津津乐道。③
萨珊王朝能够取得上述文学艺术成就离不开其强大的政治、经济、军事
力量的支持。相比较帕提亚王朝，萨珊王朝的中央集权不断加强，特别是公
元 500 年以后其行政管理非常卓越，对后世比如阿拉伯帝国最强盛时期的阿
巴斯王朝产生了深刻影响，在很大程度上后者被视作对前者的仿效。被誉为
“阿拉伯希罗多德”的史学家、世界名著 《黄金草原》的作者马苏第称赞，
称“萨珊王朝皇帝管理出色，政策有序关注民生，治下繁荣昌盛”。④ 这一时
期伊朗的经济也获得重大发展，实现了从乡村到城镇的转型，建立了很多行
会，冶金产品和采矿业尤为突出。作为东西方交流的重要驿站，萨珊王朝对
外贸易特别发达，对中国等东亚国家和拜占庭帝国等欧洲国家的交流起到重
大的中枢作用。⑤ 能够与强大的拜占庭帝国抗衡多年，足以彰显萨珊王朝军事
力量的强大，该王朝对攻击性武器的开发是其军事强大的重要因素。⑥ 当然，
军事力量的强大不能仅仅体现在进攻能力，防守的水平也至关重要，萨珊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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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ederal Ｒesearch Division，Iran A Country Study，Kessinger Publishing，2004，p. 44.
Colette Sirat，Hebrew manuscripts of the Middle Ages，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2，p. 34;
Jack N. Lightstone，The rhetoric of the Babylonian Talmud:Its Social Meaning and Context，Wilfrid Laurier
Univ. Press，1994，p. 275;Jacob Neusner，Alan Avery － Peck，The Blackwell companion to Judaism，Wiley －
Blackwell，2003，p. 82.
See VestaSarkhosh Curtised. ，The Art and Archaeology of Ancient Persia:New Light on the Parthian
and Sasanian Empires，I. B. Tauris，1998.
Will Durant，Ariel Durant，The Story of Civilization:The age of Faith;a History of Medieval
Civilization (Christian， Islamic，and Judaic) from Constantine to Dante，A. D. 325 － 1300，Simon and
Schuster，1950，p. 141.
See Ｒoman Ghirshman，Iran from the Eearliest Times to the Islamic Conquest，Penguin Books，1954，
p. 342.
See Steven Ｒ. Ward， Immortal: A Military History of Iran and Its Armed Forces，Georgetown
University Press，2009，p.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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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以重型骑兵为代表的防守力量和技巧也彰显了重要作用。①
(三)沙法维王朝:重塑伊朗政治文化
公元 7世纪伊斯兰教诞生和阿拉伯人崛起后，在东罗马帝国之外萨珊王朝
遭遇到又一个强有力的挑战，并最终在 651 年被阿拉伯人征服，之后伊朗进入
阿拉伯人统治时期，其语言和文化均遭到不同程度的摧残和破坏。与此同时，
国家治理能力不足、文化基础薄弱的阿拉伯人，也不得不依靠波斯人来稳定和
发展自己。阿拉伯人对伊朗真正实施有效统治的时间不过 200 年，之后伊朗贵
族纷纷建立起割据的地方王朝，例如塔希尔王朝 (822 ～ 873 年)、萨法尔王朝
(867 ～903年)、萨曼王朝 (874 ～999 年)、布维希王朝 (945 ～ 1055 年)、伽色
尼王朝 (963 ～1187年)等。蒙古人、土库曼人也曾出现在伊朗大地，帖木儿
帝国 (1370 ～1506 年)、黑羊王朝 (1375 ～ 1468 年)、白羊王朝 (1378 ～ 1508
年)等都曾控制伊朗的 (大)部分地区。② 历经多年的分裂战乱后，伊朗在
1501年进入了又一个高光的历史阶段———沙法维王朝 (1501 ～ 1736 年) ，并在
此后数年中统一了今伊朗全境及其周边地区，伊朗再次成为强大的地区力量。
沙法维王朝被视为伊朗本土文化和政治统一的恢复者，开朝之君伊斯玛
仪一世 (1502 ～ 1524 年在位)自称是萨珊王朝的后裔。沙法维王朝亦被称为
第三波斯帝国，是伊朗历史从古代到现代的承前启后者，它给伊朗留下的重
要遗产之一是什叶派伊斯兰教成为这个国家的国教。公元 7 世纪阿拉伯人征
服萨珊王朝后伊斯兰教也随之进入伊朗，但是伊朗接受这个外来宗教的过程
是漫长的:“波斯的伊斯兰化自 7 世纪被征服开始，约经历了 2 个世纪的漫长
过程，到 9 世纪后期才大体完成。”③ 需要注意的是，这一时期伊朗的伊斯兰
化是由阿拉伯统治者大力推进的，因此是阿拉伯人的主流信仰逊尼派而非什
叶派成为对抗伊朗本土宗教信仰的利器。但是在帝国时期阿拉伯人的内部矛
盾相当尖锐，伊斯兰教也发生了分裂，政治矛盾和教派分歧的交互作用，使
得伊斯兰教少数派什叶派具有浓烈的反抗精神，作为被征服、被迫接受伊斯
兰教之民，伊朗人与什叶派的这一特征甚为吻合。④ 1501 年，沙法维王朝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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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e Josef Wiesehfer，Ancient Persia，I. B. Tauris，2001，p. 197.
See Michael Axworthy，A History of Iran:Empire of the Mind，Basic Books，2016.
金宜久、吴云贵:《伊斯兰与国际热点》，东方出版社，2000 年版，第 200 页。
关于什叶派伊斯兰教与伊朗本土宗教信仰的某些相通性，参见于卫青:《伊斯兰教在伊朗的地
方化和民族化》，载 《湛江师范学院学报》2005 年第 1 期;Ｒichard Foltz，Ｒeligions of Iran:From
Prehistory to the Present，Oneworld Publications，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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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后，什叶派伊斯兰教很快就被宣布为伊朗国教，什叶派与伊朗本土文化的
融合也因此愈加紧密。①
除了国家宗教的确立外，沙法维王朝的硬实力也非常强大，与奥斯曼土
耳其帝国、印度莫卧尔王国一道被视为当时世界三大伊斯兰国家。能与威名
远扬的奥斯曼土耳其帝国长期抗衡，更何况还要与周边其他势力作战，沙法
维王朝的实力可见一斑。阿巴斯大帝 (1587 ～ 1629 年在位)时期沙法维王朝
的国力达到顶峰，由于较好地处理了对外关系，给国家发展营造了良好的外
部环境。在他的支持下，手工业、商业、纺织、绘画等艺术均取得长足发展，
伊朗再现了久违的繁荣景象。阿巴斯大帝对伊斯法罕的大规模重建，使其成
为伊朗的建筑典范，其恢宏之势至今仍显露无遗。伊斯法罕城市的波斯 －伊
斯兰建筑是如此之优美，以致有波斯谚语称赞“伊斯法罕半天下”。②
(四)巴列维王朝:加速经济现代化进程
有为但生命短暂的阿巴斯二世 (1632 年出生，1642 ～ 1666 年在位)逝世
后，沙法维王朝的统治者治国无方，导致外敌虎视眈眈、内部分崩离析，王
朝遂步入衰败轨道，并在 1736 年被阿夫沙尔王朝 (1736 ～ 1796 年)取代，此
后沙法维王朝统治者的后裔虽在部分区域复辟，但其扮演的终归是傀儡角色，
伊朗历史再次进入混乱或分裂期。这一时期与阿夫沙尔王朝竞争的伊朗重要
政权是赞德王朝 (1750 ～ 1794 年) ，虽然其缔造者卡里姆汗 (1750 ～ 1779 年
在位)励精图治成绩斐然并深得民心，但是赞德王朝在伊朗历史的长河中只
是昙花一现。1796 年阿迦·穆罕默德·汗加冕为王并定都德黑兰，开启了伊
朗历史的恺加王朝 (1796 ～ 1925 年)。自身积弱的恺加王朝无力捍卫国家主
权，再加上欧洲诸强已经崛起并四处扩张，所以和中国一样，伊朗也是饱含
欧洲列强的凌辱进入 20 世纪。
内外交困之际，怀有强烈民族主义思想的恺加王朝军事将领礼萨汗在
1921 年 2 月 21 日发动政变，之后成为伊朗的实际领导者。③ 1925 年，礼萨汗
被伊朗议会授予可以世袭的君主地位，开启了迄今伊朗历史上的末代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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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e S. B. Jeffrey edited，The History of Iran:The Safavid Dynasty and Iran’s Conversion to Shiism，
SBJ Press，2011.
See Stephen P. Blake，Half the World:The Social Architecture of Safavid Isfahan，1590 － 1722，
Mazda Publication，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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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巴列维王朝，并于 1926 年 4 月加冕为王，即俗称的礼萨国王。礼萨国
王励精图治，力求把伊朗建设成强大的不受外国列强侵略的独立国家，为此
他推行了一系列政治、经济、社会文化 (世俗化)和军事等方面的改革，并
加大国家基础设施建设，横跨伊朗的大铁路就是其中的典范。此外，礼萨国
王还正式把国家之名从 “波斯”改为 “伊朗”。经过十余年的努力，到第二
次世界大战爆发前夕，伊朗国家面貌与礼萨国王登基时相比已经有了很大改
观，伊朗也再次成为中东地区的强国。
1941 年 9 月，礼萨国王将王位传给王储穆罕默德·礼萨·巴列维 (俗称
巴列维国王)。巴列维国王继承了先王的世俗化、现代化和民族主义等国家发
展路线，在个人地位巩固后全力而为之。巴列维国王尤其强调军备建设，花
费数百亿美元购买先进的美式武器，把伊朗建设成了中东显要的军事强国，
使该国即使在战火纷飞的中东也获得足以让周边国家羡慕的外部安全。巴列
维国王的民族主义情结非常浓厚，1971 年 10 月他举行规模宏大的纪念波斯帝
国 (阿契美尼德王朝)建立 2 500 周年庆典活动，这不仅突出说明了他的波
斯民族主义特性，也是他认为巴列维王朝和阿契美尼德王朝存在内在承继关
系的彰显。到 20 世纪 70 年代中期，巴列维国王领导下的伊朗已经成为中东
乃至全世界的发展明星，当时伊朗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远超正在飞速发展的
韩国，比如 1977 年，伊朗和韩国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分别为 2146. 6 美元和
1041. 6 美元。① 巴列维国王本人也是当时国际舞台上的活跃人物，不仅在中
东地区影响甚大，与欧美大国的官方关系也相当密切。尝尽欧美列强的长期
侮辱后，从积极的一面来看，20 世纪 70 年代伊朗人再次品味到作为区域大国
的愉悦。
综上，在阿契美尼德王朝、帕提亚王朝、萨珊王朝、沙法维王朝和巴列
维王朝，伊朗都曾经发展成为中东甚至世界大国，这给伊朗人带来强烈的可
以再次成为大国的信心，并催生了伊朗的区域大国心态。伊斯兰共和国秉承
了伊朗是 (海湾)区域大国的历史传统，而且它不仅自视为海湾地区的大国，
还自认为是世界什叶派穆斯林的领袖，甚至对中东逊尼派阿拉伯国家也多有
抨击，努力从宗教和政治两方面彰显自己的地区领导者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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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伊斯兰革命进行期间霍梅尼就给伊朗未来的外交政策定了基调———伊
朗不再是别国的附庸，而是一个值得尊重的具有重要地区影响力的独立自主
国家。革命后霍梅尼大力倡导输出革命，猛烈抨击各阿拉伯国家政权，支持
阿拉伯国家的反对派进行反政府行动。在霍梅尼看来，当时大多数阿拉伯政
权都是虚弱的、附属的，而且带来了种种弊端:“穆斯林的问题是尽管他们拥
有丰富的自然资源、土地及人口，但是由于其无能的领导层，他们不得不遵
照大国的意志行事……穆斯林的问题在于其政治体制，正是其政治体制造成
了当前穆斯林的种种问题。这些政权与伊斯兰教无关，除非我们回归伊斯兰，
否则我们的问题将会继续存在。”① 对阿拉伯国家的批判是伊朗追求地区领导
权的一种表现形式。
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在巴勒斯坦问题上的立场也彰显了其地区大国心态。
面对中东和世界穆斯林普遍关心的巴勒斯坦问题，伊朗伊斯兰共和国成立后
给予非常大的热情并站到反对以色列的最前线，精神领袖霍梅尼曾直言:“对
待以色列的正确态度是:认为它是非法的、强霸的、侵犯穆斯林权利的政权，
不能与它建立任何形式的关系……必须消灭以色列。每个穆斯林都必须做好
充分的准备来对付以色列……我们与以色列绝不建立外交关系，因为，它是
霸权者，是与穆斯林为敌的……以色列是霸权者，应该尽快离开巴勒斯坦，
解决巴以问题的唯一办法是巴勒斯坦兄弟尽快消灭这一毒素……。”② 迄今，
伊朗伊斯兰共和国仍然没有承认以色列国的合法性，在当下伊朗出版的世界
地图上也看不到“以色列”字样。在阿拉伯诸国都不作为的情况下，伊斯兰
共和国仍然对世界热点巴勒斯坦问题给予持续关注，这不仅仅是一个价值观
问题，它还事关伊朗“负责任的”区域和伊斯兰大国形象问题。
中东事态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也不断凸显伊朗的区域大国地位。萨达姆
政权被以美国为首的军事集团击败和推翻，解除了伊朗西部的伊拉克军事威
胁;塔利班政权被美国为首的军事集团推翻，消除了伊朗东部的阿富汗挑战;
2010 年爆发的“阿拉伯变局”又令利比亚、埃及、叙利亚等阿拉伯强国陷入
泥潭而至今不能自拔，沙特即使在阿拉伯世界也得不到广泛认同，土耳其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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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oshang Amirahmadi and Nader Entessar. Iran and the Arab World. New York:St. Martin’s Press，
1993，p.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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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对外政策失当而内外交困……据此，尽管国际制裁还没有完全被解除，但
是伊朗在中东特别是海湾地区的影响力不断上升，其国际环境也逐步改善，
这令伊朗的地区大国之心更加坚定。
历史曲折催生的伊朗受害者心态
阿契美尼德王朝、萨珊王朝、沙法维王朝、巴列维王朝给伊朗人带来巨
大荣耀，尽管它们的强盛期有长有短，但是都为当今骄傲的波斯民族精神之
塑造起到推动作用。与此同时，令伊朗苦恼的是，每当自己强大时总有与之
匹敌甚至更强的对手存在于左右，而且与这些强角色交往的方式又往往是自
己不占优势甚至导致亡国的战争，或者深受世界大国之影响而不能完全自主。
一言以蔽之，即使是在历史辉煌时期，波斯人也常是充满悲情;而且历史上
伊朗还曾遭受希腊人、阿拉伯人、蒙古人以及英国和苏联等势力的占领或侵
略，伊朗由此滋生了较为明显的受害者心态。
(一)阿契美尼德王朝与希腊人的战争
阿契美尼德王朝是最让波斯人缅怀的伊朗历史发展阶段，这个被称为第
一波斯帝国的王朝给波斯人带来无上荣耀。阿契美尼德王朝同样让世界特别
是西方铭记的，还有它与希腊诸城邦的连续作战，即“希波战争”。
居鲁士大帝缔造“波斯帝国”后，阿契美尼德王朝掀起了一次又一次的
对外征服战争，一时之间国家力量和其自认的权威世界无二。对古代世界性
大帝国的统治者而言，拥有更多土地和更大权威是一种内在追求，这是帝国
的本质使然，也是阿契美尼德王朝统治者对希腊人有所图谋的关键原因。至
于波斯人和希腊人究竟存在什么矛盾，哪怕是希腊著名史家、世界名著 《历
史》的作者希罗多德也不清楚，只是笼统地说那个时代的亚洲人把欧洲人视
为异类，波斯人认为希腊人是自己的必然敌人。事实上，在探讨希波战争爆
发原因时，希罗多德代表西方发出了震耳发聩的问题———他们 (东方)为什
么恨我们 (西方) ?①
当谈及希波战争时对伊朗不利的是，伊朗自己并没有多少关于双方对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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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记载，现在人们主要是通过其敌对阵营———希腊人特别是希罗多德的名著
《历史》来认知希波战争，不管当时的客观情况为何，只此一点就已经让伊朗
对世界当下的“希波战争观”心存排斥了。① 尽管波斯人对西方的希波战争
史观不认同、不接受，但一个不争的事实是，强大的波斯帝国在双方的系列
对抗中非但没有让看似不堪一击的希腊人臣服，反而还极大削弱了自己的实
力。即使公元前 431 ～ 404 年间希腊人发生严重内讧———雅典和斯巴达两大集
团间爆发了伯罗奔尼撒战争———之时，波斯人也无力再对希腊人行征服之举，
反而是马其顿人亚历山大大帝利用希腊人的内乱对其实施了成功征服。最终，
被称为第一波斯帝国的阿契美尼德王朝在公元前 330 年被亚历山大大帝征服，
而且，希腊征服者不仅把波斯帝国辉煌象征的波斯波利斯城付之一炬，还在
此后的百年间把波斯人变成了自己的臣民。从世界第一帝国之民到异族统治
的亡国臣民，在短时间内波斯人完成了身份的骤然转变。
尽管波斯人和希腊人的对抗是发生在 2 300 多年前的绵延战争，但是它对
时下的东西方关系认知、对伊朗仍然有不可忽视之影响。约十年前笔者参加
一个伊朗问题研讨会时，与时任伊朗驻中国大使馆文化参赞有一个对话，期
间他猛烈抨击美国对伊朗的敌意———彼时好莱坞大片 《斯巴达三百勇士》刚
出炉不久，该片反映的是希波战争中最著名战争———发生在公元前 480 年的
温泉关大战，伊朗方面认为该影片是对自己历史的丑化与贬低，从中可以部
分感知希波战争在当代伊朗人心目中的分量。
(二)帕提亚 －萨珊王朝与 (东)罗马帝国的战争
伊朗摆脱希腊人统治后进入帕提亚王朝，国力日渐恢复，并且在其后的
萨珊王朝达到历史发展的又一个高峰。此时，欧洲也迎来又一个辉煌时
期———罗马帝国。尽管帕提亚王朝与中国汉朝建立了友好交往，开启了丝绸
之路，也曾与印度政权建立了一些合作，但是就与周边政权的关系而言可谓
是冲突频发。帕提亚王朝于公元前 247 年建立后，与临近的塞琉古王国、亚
美尼亚王国陷入连绵的冲突，凶悍的游牧人也对王朝构成威胁。对伊朗尤为
不幸的是，帕提亚 －萨珊王朝与强大的 (东)罗马帝国关系的主要特征之一
也是战争，双方在西亚和高加索展开了激烈争夺。战争双方虽然互有攻守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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负，但是与正在崛起的罗马人的长期对抗严重削弱了帕提亚王朝实力却是不
争事实①。再加上内部的不和，曾经盛极一时的帕提亚王朝在公元 224 年被萨
珊王朝所取代。
萨珊王朝不仅从帕提亚王朝那里获得了国家的统治权，还继承了与罗马
帝国的战争。萨珊王朝以恢复第一波斯帝国的疆土为己任，但是这时罗马人
已经控制了一些这样的土地，萨珊王朝的此等诉求不可避免地会与罗马帝国
发生冲突。萨珊王朝与罗马帝国发生冲突的根本原因是争夺地区权力和势力
范围，随着萨珊王朝力量的壮大，它与罗马帝国的战争频率加强，而且它们
之间的战争还被赋予了东西方对抗的意识形态色彩。395 年罗马帝国分裂后，
以君士坦丁堡 (今伊斯坦布尔)为都城的东罗马帝国成为萨珊王朝的首要外
部敌人。尽管在面对强大的东罗马帝国时萨珊王朝在某些时期和区域并不处
于下风甚至还占有一些优势，比如 621 年萨珊王朝击败东罗马帝国并完全控
制了埃及，但不可否认的是，与强大东罗马帝国的长期战争严重消耗了萨珊
王朝的实力，特别是 622 年以后萨珊王朝在与东罗马帝国的对抗中节节败退，
这不仅影响到它应对其他外部威胁的能力 (比如在面对阿拉伯人入侵时的软
弱无力) ，而且还引发了激烈的内部斗争，自 628 年始的五年间该王朝竟然更
迭了 5 位帝王，其混乱程度可见一斑。而就在此时，高举伊斯兰教大旗、崛
起中的新兴力量阿拉伯人对萨珊王朝展开了进攻，在 637 年的卡迪西亚战役
中一举击溃萨珊王朝的主力军，被称为第二波斯帝国的萨珊王朝最终在 651
年灭亡。②
(三)沙法维王朝与奥斯曼帝国的战争
“第一波斯帝国”阿契美尼德王朝历经长期与希腊人的战争，最终被亚历
山大帝国所灭;“第二波斯帝国”萨珊王朝历经长期与 (东)罗马帝国的战
争，在实力消耗殆尽之时被新崛起的阿拉伯人所灭。“第三波斯帝国”沙法维
王朝的对外关系也不甚理想，它与当时国力强大威震欧洲的奥斯曼帝国长期
对抗和作战，把自己带入更加不利的境地。
1453 年征服君士坦丁堡、灭亡东罗马帝国后，奥斯曼帝国进入了最为强
盛的时期，在此后的两百年中展开了迅猛的对外扩张，成为欧洲的梦魇。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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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See Ｒ W Peake，Caesar Ascending:Invasion of Parthia，Ｒ. W. Peake，2015.
See TourajDaryaee，Sasanian Persia:The Ｒise and Fall of an Empire，I. B. Tauris in association with
the Iran Heritage Foundation，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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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维王朝于 16 世纪初兴起于今伊朗西北部临近土耳其的地方，1501 年建立后
也奉行领土扩张政策，因此与奥斯曼帝国发生了利益冲突，当时这两大伊斯
兰强国主要围绕伊拉克和高加索地区进行争夺。沙法维王朝和奥斯曼帝国的
另一个矛盾源于宗教信仰，奥斯曼帝国立逊尼派伊斯兰教为国教，沙法维王
朝的国教则是什叶派伊斯兰教，宗教的分歧加剧了双方的矛盾。这样，现实
利益和意识形态的双重冲突，把沙法维王朝和奥斯曼帝国一再推到了兵戎相
见的境地，由于武器和军队组成的先进性，起初奥斯曼帝国占据着双方交战
的上风。
阿巴斯大帝时期沙法维王朝迎来自己最为强盛的发展阶段，也恰恰是在
这个时期，沙法维王朝与奥斯曼帝国爆发了更为频繁的战争。借助改良的武
器和军队，沙法维王朝越发有了对抗奥斯曼帝国的实力，双方在战场上互有
胜负。让伊朗自豪的是，沙法维王朝不止一次地在战场上打败不可一世的奥
斯曼帝国;让伊朗忧伤的是，对阵奥斯曼帝国时不仅仅是失败的战争、即使
是取胜的战争也让自己实力受损，沙法维王朝的都城从大不里士到加兹温、
再到伊斯法汗一路南迁，也有远离奥斯曼帝国威胁之考虑。① 此外，什叶派的
沙法维王朝与逊尼派的奥斯曼帝国的持续交恶，亦给之后中东穆斯林间的关
系造成较大伤害，加剧了伊斯兰教教派间的矛盾。
与奥斯曼帝国长达两百年的断断续续的战争对沙法维王朝的对外关系产
生重大影响，使其无暇全力对付土库曼人、乌兹别克人、阿富汗人、俾路支
人、俄罗斯人等势力的挑战，导致国家经常处于外部威胁的阴影之下，而且
为了对付奥斯曼帝国，沙法维王朝还不得不放弃一些权益以求得与他国 (比
如新兴起且野心勃勃的沙皇俄国)的合作。如前所述，在阿巴斯大帝之后沙
法维王朝就步入了日渐衰落的轨道，由此在面对奥斯曼帝国时也越来越力不
从心，再加上统治者的治国无道，沙法维王朝最终于 18 世纪前期灭亡。②
(四)巴列维王朝与英、苏、德、美的复杂关系
沙法维王朝灭亡后伊朗再次进入了分裂期，直至 18 世纪末恺加王朝的建
立才重获统一。但是统治者的治理无方和欧洲列强的趁机而入，让恺加王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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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See Erik Yama Tienne，Ottoman － Safavid War(1603 － 1618) ，TurbsPublishing，2011;JanekaAne
Madisyn，Ottoman － Safavid War (1623 － 1639) ，Plicpress，2012.
See Douglas E. Streusand，Islamic Gunpowder Empires:Ottomans，Safavids，and Mughals，Westview
Press，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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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为当下伊朗人不愿回忆的历史。巴列维王朝取代恺加王朝后，英国、苏联
和美国对伊朗事务干涉有加;在整个巴列维王朝时期，与世界主要大国的关
系始终是伊朗不得不面对的重大问题甚至是难题。
如前所述，巴列维王朝的缔造者礼萨国王是心怀强烈民族主义的领导者，
他励精图治希望把伊朗发展成为现代化的成功国家，但是在这个过程中他面对
两大外部强敌———英国和苏联的干涉。为了制约英、苏两强的钳制，礼萨国王
想到了“第三国外交”，即再引进一个世界大国来抗衡英、苏在伊朗的地位。美
国是礼萨国王的第一选择，但无奈那时美国在伊朗并没有切身利益存在，因此
不愿意冒得罪英、苏的风险来满足礼萨国王的愿望。当时，正在大肆宣扬雅利
安人荣光的希特勒德国遂成为礼萨国王合作的新目标，妄图称霸世界的希特勒
德国非常看重伊朗的地缘战略地位，结果二者一拍即合，在 20 世纪 30 年代德
国迅速发展成为伊朗的最大贸易国和最亲密的合作者。但随着第二次世界大战
的爆发，伊朗之于英、苏的地缘战略价值同样重要，由于担心伊朗会落入希特
勒德国之手，英、苏联合向礼萨国王施压，要求他驱逐在伊朗的德国间谍，在
没有得到满意答复后，英、苏两国于 1941年 8月联合出兵伊朗，并战而胜之。①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伊朗不仅是盟国向苏联运送作战物质的重要通道，
也是同在伊朗有驻军的英、苏、美的角斗场，特别是随着二战局势的明朗和
冷战思想的抬头，美、苏、英对伊朗的争夺日趋激烈，正如巴列维国王所言:
“我认为，世界各国的历史学家将会论证这一点:冷战实际上是从伊朗开始
的。虽然冷战的迹象在世界其他地方也存在，但是冷战的形式及其影响首先
在伊朗清晰地展现出来。”② 二战后，英、美联手帮助巴列维国王把苏联势力
赶了出去，然后美国又帮助国王摆脱了英国势力的钳制。这样，随着 1953 年
美国支持的伊朗政变的成功和次年伊朗石油国有化危机的解决，美国成为唯
一对伊朗具有实质性影响的外部大国。③
出于冷战和控制中东的需要，美国给予巴列维国王全方位的帮助与援助，
努力把伊朗强化为自己在中东的战略棋子。再加上世界石油价格攀升的因素，
到 20 世界 60 年代后期，伊朗已经发展成为中东的显要角色。面对如此巨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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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参见范鸿达:《美国与伊朗:曾经的亲密》，社科文献出版社，2006 年版，第 42 ～ 47 页。
［伊朗］ 穆罕默德·礼萨·巴列维:《我对祖国的责任》，元文琪译，商务印书馆，1977 年版，
第 147 页。
参见范鸿达:《美国与伊朗:曾经的亲密》，社科文献出版社，2006 年版，第 98 ～ 14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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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发展业绩，本就心怀民族、国家复兴之宏愿的巴列维国王豪情万丈，为了
把伊朗建设为受人尊重的中东甚至世界强国，他日益重视外交的独立自主性，
在很多事项上不再唯美国马首是瞻，而是拉开了与美国的距离。这样，一方
面是巴列维国王的国家独立发展之倾向，另一方面是美国赋予伊朗的其中东
利益维护者的角色。随着伊朗力量的增强这二者之间的矛盾越来越深，结果
当旨在推翻巴列维王朝的伊朗伊斯兰革命日益临近之时，国王对美国的疑心
越来越重，而美国对江河日下的国王也最终采取了任其被国内革命推翻的
态度。
由此看来，历史上伊朗曾与外部国家爆发多次冲突甚至是战争，特别是
其强盛时刻的终结基本上都与对外战争有关，这导致很多伊朗人产生如下心
理:外部敌人不希望伊朗强大，它们总是在阻止伊朗的健康发展，伊朗是国
际社会的受害者。这种思想认识在伊朗伊斯兰共和国时期也有比较明确的体
现。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非常坚定地认为自己是中东特别是海湾大国，应该在
本地区拥有更大的发言权，但是事与愿违，其诞生以来非但没能成为受尊重
的地区领导者，反而还遭遇地区内外势力的联合打压，这令其倍感委屈:别
人为什么总是要和我作对?为什么受伤的总是我?伊朗伊斯兰共和国成立以
来几乎一直在追问这个令其痛苦的问题，特别是在两伊战争和核发展问题上
遭遇严重孤立或重大挫折时，伊朗伊斯兰共和国的受害者心态更是体现得淋
漓尽致。
两伊战争留给伊朗人的受害者心理至今没有平复①，这既是与伊拉克作战
带来的巨大牺牲使然，更是战争期间美、欧等大国和阿拉伯多国采取与伊朗
对抗的立场所致。尽管两伊战争是以萨达姆主导下的伊拉克入侵伊朗拉开帷
幕，但是因为伊斯兰革命后伊朗采取了与阿拉伯诸国、以色列和美国等国政
府对抗的立场，所以两伊战争爆发后上述国家及其盟友都陆续站到伊朗的对
立面。到 1982 年 6 月，里根总统断定美国不能承受伊拉克败于伊朗之后果，
他要把萨达姆引导成为温和且富有理性的阿拉伯领导人，于是决定美国要做
任何必需和合法的事情来阻止伊朗在战争中击败伊拉克。美国国务卿乔治·
舒尔茨在 1984 年对《美国新闻和世界报道》则说:“我们不愿看见”伊朗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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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在伊朗，很多城市设有两伊战争的纪念馆或烈士陵园，或在烈士陵园里面有非常突出的两伊
战争烈士区。笔者曾经探访多处，期间遇到身处其中的伊朗人，深切察知到他们的悲怆之情，他们深
信自己的家人和同胞是伊拉克萨达姆侵略伊朗的受害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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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因此“我们有意改善我们和伊拉克的关系……我们在某种程度上一直和
伊拉克人合作。”① 新生的伊斯兰共和国可谓四面楚歌，富有的阿拉伯石油国
不仅直接向伊拉克提供巨额资助，还帮助伊拉克卖石油，美国等西方大国则
是伊拉克武器和作战情报的供应者和国际政治的支持者，即使是伊拉克在战
场上使用了化学武器，美国也没有停止对萨达姆政权的支持。
国际社会对两伊战争的反应深深刺痛了伊朗人的心，时至今日，当谈及
这场伊拉克对伊朗发动的 “侵略战争”时伊朗人仍然愤愤不平———国际社会
竟然普遍站在侵略者一边打压被侵略者，哪怕是伊拉克使用了违反人性的化
学武器都没有阻止其他国家对伊拉克的支持，孤军奋战的伊朗难道还不是受
害者吗?事实上，现在还有一些伊朗人把两伊战争视为公元 680 年卡尔巴拉
战役的当代显现———在这两次战争中，伊朗人和伊玛目侯赛因都是面对强敌
孤军奋战，充满了悲情。
持续多年且给本国发展带来重大困难的所谓 “核危机”也深深伤害了伊
朗人。自 20 世纪 90 年代初期以来，伊朗核问题始终是华盛顿关注的焦点，
美国政府一直指责伊朗是在和平利用核能的幌子下从事谋求核武器的活动，
英、法、德等国则在一旁为美国摇旗呐喊，从而引发了旷日持久的 “伊核危
机”，伊朗也因此遭受到严重的国际制裁。伊朗视“伊核危机”为国际社会对
本国的不尊重和赤裸裸的歧视，是对伊朗尊严的严重冒犯。事实上，伊朗发
展核能不是始于伊斯兰共和国，早在前王朝巴列维国王时期伊朗就已经在西
方国家的支持下开始了，而且现在的以色列也拥有民用甚至是军用核资源，
但是当伊朗伊斯兰共和国要 “和平利用核能”时，却遭到美国等西方国家的
遏制和严重的国际制裁，这不能不让伊朗现政权感到尊严被侵犯，正如伊朗
前总统内贾德所言:“伊朗民族希望在核问题上维持公正，伊朗认为在该领域
的国际法应该适用于所有人，如果要禁止，就应该对所有人一视同仁。”②
美国因为“伊核危机”倡导国际社会对伊朗实施了苛刻的国际制裁，这
严重恶化了伊朗的国际处境，增加了伊朗的发展困难，直到 2015 年 7 月，伊
朗才和美、俄、英、法、德、中六大国达成了全面的核协议，部分缓解了伊
·521·
①
②
［美国］ 奥利弗诺思:《受到攻击:美国的一个故事》，贺锡嘉等译，世界知识出版社，1992
年版，第 298 页。
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对外广播电台话语台:《艾哈迈迪·内贾德:伊朗民族不会就自己的命运与他
人谈判》，http: / /www2. irib. ir /worldservice /chinese /news /06 －06 －08 /06060809. htm，2016 －11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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朗面临的国际压力。① 伊朗尽管面临重重困难，但仍然在这么长的时间内、在
民众的支持下坚持与美国等国在核问题上针锋相对，其中一个非常关键的原
因是伊朗认为自己在核发展问题上受到国际社会的不公正对待，身为 《不扩
散核武器条约》(NPT)签字国的伊朗认为自己 “和平利用核能”的权利被无
端剥夺，这是国际社会对伊朗赤裸裸的伤害。笔者在伊朗工作生活期间，每
次和伊朗人谈及两伊战争和核问题，都能明显察觉到伊朗人因为自感受到国
际社会的不公正对待而导致的受害者心态。
历史起伏带给伊朗的反抗 (或对抗)心态
伊朗历史不乏光辉灿烂的时刻，但是它也经常在与外部的争斗中归于黯
淡，或者在大国的干涉中失去自主，因此，纵然波斯帝国给伊朗带来了自豪，
但历史上的失败屈辱也足以催生出民族和国家的悲情。这种情绪恰恰与伊斯
兰教什叶派的色彩相吻合，而且二者结合后还产生了交互影响，因此若要理
解波斯人和伊朗的民族、国家特性，就必须要理解波斯人对伊斯兰教的皈依，
以及什叶派的发展特点，特别是其中蕴藏的反抗 (或对抗)之特性。因为前
文已经对伊朗和希腊、罗马、奥斯曼土耳其帝国以及英、苏、美的对抗关系
做了阐述，因此本部分史实论述集中在阿拉伯人征服及伊朗其后的反应。
(一)阿拉伯人的征服及伊斯兰教什叶派信仰在伊朗的确立
就波斯民族对外关系而言，时至今日最不能让波斯人释怀的就是公元 7
世纪被阿拉伯人征服。如前所述，萨珊王朝的长期作战对象是 (东)罗马帝
国，双方的持续战争严重削弱了萨珊王朝实力。就在萨珊王朝苦苦面对东罗
马帝国的威胁时，其身旁又兴起了另一个更为严重的敌人———阿拉伯人。高
举新诞生的伊斯兰教大旗，阿拉伯人在公元 7 世纪前期迅速崛起，并于 637
年在今伊拉克境内的卡迪西亚击败萨珊王朝的主力军，之后大部分的萨珊王
朝土地被阿拉伯人占领，伊朗历史从而进入阿拉伯人统治时期。与光辉灿烂
的伊朗历史与文化相比，当时还未完全脱离部落发展阶段的阿拉伯人之文明
相形见绌。事实上，不仅在当时，就是现在的大部分波斯人对阿拉伯人的印
·6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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洲》2015 年第 5 期，第 4 ～ 18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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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仍然非常差，甚至可以说达到嗤之以鼻的程度。但不争的事实是，历史上
阿拉伯人的确征服了萨珊王朝、征服了波斯人，而且对波斯人历史发展影响
甚巨的是，之后其语言文字和信仰都被阿拉伯人纳入征服之列。
随着阿拉伯人的到来，促成其走向强大的伊斯兰教也进入伊朗，不过伊
朗对伊斯兰教派的最终选择却与阿拉伯人多数不同。公元 610 年麦加人穆罕
默德开始传播伊斯兰教，很大程度上阿拉伯人正是借助这一利器迅速崛起。
不过，随着穆罕默德的去世，阿拉伯人内部的权力斗争导致伊斯兰教遭遇严
重挑战，并逐渐衍生出不同的宗教派别。支持穆罕默德堂弟和女婿阿里作为
继承人的少数派认为，穆罕默德生前曾当众明示要阿里做自己的接班人①，因
此其他人无权接替穆罕默德之位，在这部分逐渐演变为什叶派的穆斯林眼中，
穆罕默德之后的所谓阿拉伯 “四大哈里发”是不存在的，因为前三个不合法，
只有第四个哈里发也就是阿里才是合法的。但更多的穆斯林既承认阿里的合
法性，也承认前三任哈里发的合法性。②
作为伊斯兰教逊尼派的征服者，统治波斯人的阿拉伯人显然不会给予伊
朗适宜的什叶派发展空间;作为被征服被统治之民，本就自认文明超然于阿
拉伯人的波斯人也不愿轻易屈尊就范。在这种情况下，阿拉伯统治者在伊朗
大力推进伊斯兰教逊尼派力量的发展，波斯人在被迫接受伊斯兰教的时候，
则在深具反抗和斗争精神的什叶派那里找到些许共鸣。逊尼派和什叶派两大
教派在伊朗的互相竞争，随着 16 世纪初沙法维王朝开国之君宣布什叶派伊斯
兰教为伊朗国教而尘埃落定，之后十二伊玛目什叶派便成为延续至今的伊朗
主流宗教信仰，而且随着王权或政治力量对获取宗教支持的需求，总体而言
之后伊朗的什叶派教士阶层地位不断上升，这一群体对国家和社会的影响力
也日益彰显，1979 年伊朗更是成立了什叶派教士集团主导国家大权的伊斯兰
共和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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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叶派穆斯林坚信伊斯兰教末代先知穆罕默德生前曾明确指定第一任伊玛目阿里为其继承人，
他们此观点源于罕默德在完成最后一次麦加朝觐返回麦地那的途中，在一个名为阿迪尔的地方对追随
者发表的讲话:“我是谁的主事者 (mawlā，或译为资助者、主人、领导、朋友) ，阿里就是谁的主事
者。安拉啊，请您做阿里朋友的朋友，并做他敌人的敌人。请帮助那些帮助他的人，抛弃那些抛弃他
的人。”目前伊朗伊斯兰共和国有专门纪念这一事件的国家节日。See S. Husain M. Jafri. Origins and Early
Development of Shi’a Islam，London and New York:Longman House，1981，p. 19.
See Ayatollah Ja＇farSobhani，Doctrines of Shi’i Islam:A Compendium of Imami Beliefs and Practices，
I. B. Tauris，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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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什叶派较为强烈的斗争、反抗和殉道精神
但是就信仰而言，在阿拉伯人征服萨珊王朝并传入伊斯兰教之前，伊朗
原本有自己的宗教信仰。诞生于 2600 年或 3500 年以前的琐罗亚斯德教是伊
朗迄今最重要的本土宗教，阿契美尼德王朝大流士一世时期被立为伊朗的官
方宗教，其经典为《阿维斯塔》(或称 《波斯古经》) ，汇集了雅利安人最古
老的传说，是世界上历史最悠久的文献之一。在亚历山大大帝征服波斯帝国
后伊朗历史进入希腊化时期，而且之后的帕提亚王朝也是多元文化并存的伊
朗朝代，所以琐罗亚斯德教的发展受到一定程度的抑制。萨珊王朝时期琐罗
亚斯德教迎来了光辉时刻，梦想恢复 (第一)波斯帝国荣耀的该王朝统治者
再次把琐罗亚斯德教尊为国教，并且资助重修了被希腊人破坏的宗教经典
《阿维斯塔》，使之成为最终且最权威的版本。尤为重要的是，萨珊王朝时期
琐罗亚斯德教形成了等级森严的宗教制度，并成为政权的重要依靠力量。①
萨珊王朝被阿拉伯人军事征服后，伊斯兰教随之而入，琐罗亚斯德教在
伊朗信仰体系中的超然地位轰然倒塌，再加上此后本土语言文字也受到阿拉
伯人的强制影响，曾被波斯人引以为豪的 “软实力”竟然被 “蛮夷之族”阿
拉伯人控制在股掌之间，这大大增加了波斯人因为军事失利而滋生的民族或
国家之痛苦。作为被征服者，波斯人不得不接受伊斯兰教，在这种情况下，
突出 (什叶派)伊斯兰教与自己的密切关系，强化自己对 (什叶派)伊斯兰
教的发展贡献，就成为波斯人反对和抗衡阿拉伯人的思想武器。伊朗什叶派
穆斯林认为，第三伊玛目侯赛因娶了萨珊王朝末代帝王的女儿，也就是波斯
公主，并生了第四伊玛目，因此从第四到第十二的历任伊玛目也都具有波斯
人血统。在塑造自己的伊斯兰信仰时，波斯人把自己本土的思想文化甚至政
治传统也注入其中，逐渐形成独具特色的十二伊玛目什叶派的伊斯兰信仰，
这与绝大多数阿拉伯人信奉的逊尼派伊斯兰教有较大差异，与当下沙特阿拉
伯尊崇的瓦哈比伊斯兰教派的冲突更是突出，以致很多沙特阿拉伯人认为伊
朗的什叶派根本就不是伊斯兰教，其信众也不是穆斯林。当然，伊朗什叶派
穆斯林也视沙特阿拉伯的瓦哈比派为极端势力。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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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 埃尔顿·丹尼尔:前引书，第 59 ～ 63 页。
笔者在沙特阿拉伯和伊朗做田野调查时，突出感受到两国在宗教认知层面的巨大鸿沟，特别
是在沙特调研时，听到很多否认伊朗什叶派是穆斯林的说法。关于什叶派的形成特别是伊朗什叶派的
发展历程，可参见王宇洁:《伊朗伊斯兰教史》，宁夏人民出版社，2006 版。
从伊朗的历史兴衰看其主体民族和国家的发展特性
从一开始，作为少数派的什叶派就和作为多数派的逊尼派陷入了无休止
且处于下风的争斗中，公元 680 年势单力薄的穆罕默德之外孙、阿里之次子、
第三伊玛目侯赛因在今伊拉克境内的卡尔巴拉被同教他派的敌对大军杀害，
这更加助长了什叶派的悲情，延续至今的哀伤节日 “阿舒拉”就是什叶派伊
斯兰教悲情的集中体现。什叶派宗教的悲情已经渗透到波斯人的生活中，并
成为其民族悲愤的重要组成部分，甚至可以说，什叶派穆斯林的悲情和波斯
人的悲情已经较为完美地融合在一起，比如在参加伊朗 “阿舒拉”系列活动
中，笔者就清晰感知到对两伊战争烈士的深切缅怀。一位伊朗大学教师曾告
诉笔者，两伊战争就是导致伊玛目侯赛因罹难的 “卡尔巴拉战役”在当代伊
朗的再现。同样，笔者在伊朗不同城市观摩伊斯兰革命纪念的系列活动时，
也看到听到什叶派宗教在其中的存在。伊朗的另一个生活场景值得注意，那
就是在街上或清真寺里，什叶派宗教人物基本都是表情严肃不苟言笑，至少
在公开场合很少看到他们畅怀大笑，这也许是民族、国家和宗教悲情的一个
外在表现吧。①
由此看来，具有辉煌历史时刻的伊朗曾被他族他国灭亡或操控，更有本土
宗教被伊斯兰教取代、民族语言文字被阿拉伯人禁止的惨痛经历，如是发展历
程令自视为地区大国的伊朗倍感受伤和委屈，并因此迸发出强大的抗争精神。
从军事政治上对希腊人、罗马人、阿拉伯人、土耳其人、俄国人、英国人和美
国人等的反抗，到宗教上严重本土化的什叶派对阿拉伯逊尼派的对抗，均显示
出伊朗鲜明的反抗 (或对抗)精神，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对此给予继承。②
伊朗伊斯兰共和国自视为世界反抗不公平的支持者，就像其缔造者霍梅
尼所言:“我们与各国人民没有任何矛盾冲突，我们所要反对的是那些残暴欺
压的政府，无论它们压迫我们，还是压迫我们的穆斯林兄弟，我们都要反对
他们。”“我们是被压迫人民的支持者，任何人无论在世界的任何地方受到压
迫，我们都是他的支持者。”③ 事实上，伊斯兰共和国之所以在巴勒斯坦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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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伊朗什叶派发展和其本土文化的关联，See ManochehrDorraj，From Zarathustra to Khomeini:
Populism and Dissent in Iran，Lynne Ｒienner Publishers，1990。
伊朗波斯人对自己的反抗历史多有铭记。给笔者留下深刻印象的是，在一次伊朗的田野调查
过程中，笔者请一位伊朗商人兼资深导游阐述伊朗伊斯兰革命为什么会发生。那位先生不假思索地回
答说伊朗人民的反抗历史源远流长，从希腊人、罗马人、阿拉伯人、土耳其人、英国人、苏联、美国
等等，他说为了公平正义伊朗人不得不、而且还会一直斗争下去。
伊朗伊玛目霍梅尼著作整理机构:前引书。
西亚非洲 2018 年第 1 期
上采取前述立场，除了有区域大国心态的推动外，也有反抗以色列对巴勒斯
坦人的压迫、剥削与不公的原因。另外，伊斯兰共和国对美国和沙特的立场
也显示了其反抗 (或对抗)心态。
伊朗伊斯兰革命是高举反对美国的大旗而进行的，革命成功后美国成为
伊朗宣传中的头号外敌，德黑兰的美国大使馆人质危机、美国在两伊战争中
对伊拉克的支持、美国对伊朗核发展的强力反对，以及美国倡导发起的对伊
朗旷日持久的严厉国际制裁，也佐证了伊朗和美国之间的激烈对抗。① 在霍梅
尼看来，美国是伊朗民众饱受痛苦的根源，他认为伊朗人民和其他所有伊斯
兰国家人民的全部灾难都是由外国势力尤其是美国政府一手造成的，认为伊
朗与美国的关系是被压迫者与压迫者的关系，是被掠夺者与掠夺者的关系，
因此他大力号召伊朗和所有伊斯兰民众要把美国视为自己的头号敌人，不要
对它抱有任何奢望，而是要把它踩在脚下，只有在它痛改前非、不再压迫别
人之后，伊朗才有可能与它建立关系。② 基于霍梅尼在伊朗的突出地位，导致
虽然他已经去世 20 多年，但是其思想观点对伊朗的内政外交仍然具有难以逾
越之影响，③ 这也是伊斯兰共和国迄今仍坚持与美国政府对抗的关键因素，即
使因为与美国对抗而不得不付出沉重代价也在所不惜，因为在伊朗伊斯兰共
和国看来，有些价值观是一定要坚持而不能用物质利益来交换的。从这一角
度出发，就不难理解为何伊朗要在核问题上与美国对抗那么长时间，因为
“伊核危机”在伊朗看来是事关公平正义与尊严的问题。
伊斯兰共和国尽管在宣传中把美国、以色列列为自己最主要的敌人，称
之为大、小撒旦 (恶魔) ，但是从民众的心态来看，伊朗人特别是波斯人最反
感的国家不是美国、以色列而是沙特阿拉伯，最厌恶的群体也是 (沙特)阿
拉伯人。沙特阿拉伯是伊斯兰教的诞生地，阿拉伯人穆罕默德是伊斯兰教的
创始人，公元 7 世纪被阿拉伯人征服后波斯人被迫接受了自己的敌人阿拉伯
人的宗教作为自己的信仰，这一历史经历对伊斯兰共和国与沙特阿拉伯的关
系有直接的负面影响。由于自身在伊斯兰教发展中的特殊地位，逊尼派的沙
特一直自视为伊斯兰世界的领袖;如前所述，伊斯兰革命后霍梅尼主导的什
叶派伊朗也有志于取得伊斯兰世界的话语权。而且值得关注的是，沙特和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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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伊朗和美国的对抗，参见范鸿达:《伊朗与美国:从朋友到仇敌》，新华出版社，2012年版。
伊朗伊玛目霍梅尼著作整理机构:前引书。
赵广成:《霍梅尼的外交思想及其影响》，载《西亚非洲》2016 年第 5 期，第 138 ～ 160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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朗的教派分歧与对抗还因波斯 －阿拉伯的民族仇恨而被进一步强化。此外，
作为中东大国，沙特和伊朗都怀有一颗争当地区领导者的心，因此它们的角
逐既有地缘政治层面上的博弈，也有宗教意义上的竞争。今日伊朗对于沙特
的仇视，在一定程度上讲是波斯人对阿拉伯人历史征服的当代抗击以及随之
而来的心理抚慰。
结语:伊朗主体民族和国家发展特性
纵览伊朗的历史发展，可以清楚地发现，不管是强盛时期还是衰落时期，
冲突甚至是战争常常成为其对外关系的主要特征。强盛时期遭遇挑战，衰落
时期备受欺凌，曾被迄今最深恶痛绝的阿拉伯人征服但仍然信仰源于沙特的
伊斯兰教，身为海湾大国却还在身背国际制裁而难以发挥地区领导者作用，
民族国家的如此经历让波斯人或伊朗国民充满悲情和纠结，继而催生出上述
的各种心态。
地理位置是历史上伊朗取得辉煌业绩以及与外部世界频发冲突或战争的
重要原因。处于欧洲与东亚交往的必经之地，也是古代 “丝绸之路”的中转
站，这使伊朗可以充分享受到东西方交流带来的物质、文化和精神收益，并
因此丰富和壮大了自己，比如 (第一)波斯帝国时期波斯波利斯城的建设，
就汇集了帝国多个附属国的能工巧匠和材料。多文明、多文化的交汇给伊朗
的发展提供了重要支持，而且伊朗强大王朝的出现也塑造了波斯人民族精神，
这些因素使伊朗在历史上一再拥有外扩的能力与动力。但是不言而喻，地缘
位置突出的伊朗也往往会成为胸怀缔造世界帝国之梦想的他方政治家觊觎的
对象，或者会成为世界大国之间竞争的棋子。这样，地处多方势力易于角逐
之地，一方面有强盛时期的外扩，另一方面有衰落时期的被攻伐，再加上更
强大势力之间争斗时自己无奈的棋子角色，历史上伊朗对外关系自然也就呈
现出冲突或战争多发的特征。
时至今日，既往经历对伊朗的发展仍然具有强大的影响力。比如，就伊
朗与沙特阿拉伯关系而言，阿拉伯人征服和伊斯兰教传入的后遗症仍然明显
存在。如前所述，阿契美尼德王朝和萨珊王朝的辉煌赋予波斯人强烈的民族
自豪感，他们对前伊斯兰时期伊朗文化的力量也深信不疑，但是在阿拉伯人
征服后，阿拉伯语言和伊斯兰教强势进入伊朗，令波斯人引以为豪的本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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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遭到猛烈打压。但是阿拉伯人在历史上的辉煌只是昙花一现，迄今再也没
有重塑自己的辉煌，而曾被其征服的波斯人则逐渐恢复了元气，沙法维王朝
和巴列维王朝也让波斯人再次品味到伊朗是中东大国的美好感觉。波斯人的
这种历史起伏和沙特阿拉伯人的一蹶不振，历史文化积淀深厚的波斯人对沙
特阿拉伯人素养的根深蒂固之蔑视，以及源于沙特阿拉伯的伊斯兰教之信仰
在伊朗确立并主导至今，这些因素使波斯人在看待沙特阿拉伯时具有多种情
感———自豪、鄙视、仇恨以及挥之不去的纠结。
同样，伊朗和美国、以色列等国家的糟糕关系之现状也有明显的历史痕
迹蕴含其中。① 很大程度上讲，伊朗至今都还没有摆脱历史对于当下发展的严
重钳制 (当然这并非伊朗所独有的现象)。需要注意的是，尽管目前伊朗和美
国、英国等西方大国关系紧张或不甚融洽，但是由于历史上伊朗更多的是与
欧美发展关系，再加上近代以来西方大国的强势崛起带给伊朗的冲击，造成
现在伊朗人更愿意和欧美国家发展更深更广的关系。而且，鉴于伊朗历史发
展之强盛和衰落的起伏性，在观察伊朗时务必要注意到当下伊朗人的一个强
烈信念———尽管目前伊朗发展遭遇到困难，但是伊朗一定还可以再度发展壮
大并崛起为地区大国、强国!
地理位置的确给伊朗的发展进程带来重大影响。历史发展对当下伊朗内
政外交的影响也是清晰可见，但是对于绝大多数国家而言地理位置是难以选
择的，民族和国家的既往也已经是客观存在的，从古至今伊朗发生了那么多
的涉外冲突，尽管这有其不可控制的外部因素，但一定也会有伊朗自身的原
因。对很多政权来讲，把国家发展不顺归咎于外敌是一个便利之举，但是从
长远来看这是不可取的。就当下的伊朗而言，如果不顾及其他域内国家或域
外大国在中东特别是海湾地区的利益，伊朗的地区大国之路注定不会平坦;
如果不能放下历史心结，伊朗和沙特等阿拉伯国家以及美欧的关系也难以获
得根本性改观;如果不能对国内民众的需求做出恰当反应，伊朗会面临更大
的挑战。为了伊朗能够更好地发展，伊朗伊斯兰共和国的决策者亟需先从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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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笔者在伊朗、美国和以色列访学时深切感受到伊朗官方和美国以色列间的互相憎恶，比如在
每年 2 月份的德黑兰伊斯兰革命胜利大游行时，美以国旗会被当众焚烧或置于路面上被踩踏;以色列
官方把伊朗列为自己的头号外敌，民众对伊朗的仇视也很普遍;美国则常把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宣传为
恐怖力量。当笔者 2007 年初在纽约某书店买书时，被告知有关伊朗的书都在“恐怖主义”书架。伊
朗和美国以色列之间的如此仇视主要源于 1979 年成功的伊朗伊斯兰革命对其关系的冲击。
从伊朗的历史兴衰看其主体民族和国家的发展特性
控、可操作的自身角度出发，努力遏制与外部世界冲突多发的历史惯性，尽
快找寻并推出解决此问题的富有成效的路径和方法。
当然，外部国家在与伊朗交往时如果不注意波斯人的民族特性或国家特
性，也很可能会遇到一些麻烦。在伊朗当下地区大国心态、受害者心态和对
抗 /反抗心态的背后，其实有强大的波斯民族主义做支撑。波斯人有非常强烈
的获得外部认可的预期和渴望。尽管伊朗是一个伊斯兰国家，但是其宗教的
波斯民族特性是如此之鲜明，以至于很多逊尼派穆斯林认为伊朗什叶派穆斯
林不是伊斯兰教信徒。① 我们面对伊朗时，一定要注意并务必重视其伊斯兰面
纱下的波斯特性，这才是其国家精神的核心来源。如今，位于德黑兰的伊朗
国家博物馆有两部分组成，一个是伊斯兰前的，一个是伊斯兰后的。相较而
言，前者的游客络绎不绝，后者可谓是门庭冷落。② 事实上，现实的落寞已经
让富有思想的伊朗知识分子痛心疾首，并努力在前伊斯兰时期的本土文化中
找寻自己的发展之路。伊朗当代学者、本土宗教琐罗亚斯德教经典 《阿维斯
塔》的选编者贾利尔·杜斯特哈赫曾啼血直言:“(伊朗)人们的内心深处积
淀着悲戚和忧伤。究其原因，不仅在社会的底层，还在于国家及其引进的不
良教育制度，以及我们对光辉灿烂的古代文化宝库的忽视和冷漠……我们没
有认真地思考，自己到底是什么人?住在什么地方?应该做什么事?诸如此
类的问题确实发人深省。”③ 的确，如果不能正确理解波斯人对其伊斯兰前时
代历史的态度，他国与其交往时就很可能会陷入盲区。
而且，基于波斯人在伊朗的主体地位，其大国心态、受害者心态和反抗
(或对抗)心态对当下伊朗内政外交的影响不言而喻。比如，在遭受国际制裁
特别是石油制裁非常严重的 2012 年，时任伊朗最高利益委员会秘书长、前伊
斯兰革命卫队总司令、2013 年伊朗总统大选候选人雷扎伊向领袖哈梅内伊提
交了建设“抵抗型经济”的报告，旨在应对制裁并降低对石油的依赖，最终
提高伊朗经济的独立性和韧性。哈梅内伊高度评价并批准了这份报告，并说
敌人正通过阻止伊朗经济发展使人民脱离伊斯兰教义，实行 “抵抗型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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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2017 年初在伊斯法罕乘坐公共汽车时，笔者与一位正在印度尼西亚读书的伊朗人聊天，他告
诉笔者这个东南亚伊斯兰国家的一些穆斯林也认为伊朗什叶派信徒不是穆斯林。
近年来笔者多次造访伊朗国家博物馆，每次均有此观感。而且在面对欧洲、中国等外国参访
团队时，伊朗方面也大多安排参访伊斯兰之前的博物馆部分。
［伊朗］ 贾利尔·杜斯特哈赫:《阿维斯塔:琐罗亚斯德教圣书》，元文琪译，商务印书馆，
2012 年版，第 20、21 页。
西亚非洲 2018 年第 1 期
将是抵御外部冲击、打赢 “经济战”的有效途径，之后哈梅内伊还亲自公布
了建设“抵抗型经济”的 24 条纲领。① 需要注意的是，波斯人的上述 3种心态
表现在国家政策上，有时也会交织在一起，比如“伊核危机”就同时蕴含了这
3种心态———伊朗需要核发展，所以伊朗就可以从事核发展，因为伊朗不是任
人摆布的小国，而是完全独立自主的大国;针对伊朗的这一正当诉求，欧美等
国际社会竟然强力打压伊朗，这是对伊朗赤裸裸的仇视与伤害;作为独立自主
的地区大国，伊朗当然要对此等不公和迫害加以坚决反抗。伊朗波斯人的上述 3
种心态交互作用于国家决策，是导致“伊核危机”旷日持久的一个重要原因。
A Study of Iran’s Main Ethnic and National Characteristic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Historical Ｒise and Decline
Fan Hongda
Abstract:Iran is a key power in the Middle East and its major ethnic group is
the Persians，who used to establish the first world great empire. In the time of
Achaemenid Dynasty，Sassanian Dynasty，Safavid Dynasty and Pahlavi Dynasty，
Iran were in full flourish. These dynasties brought Iran both glories and conflicts and
wars. In history Iran fought with Greeks，Ｒomans，Arabs，Turks，Ｒussians，and
British. After being conquered by the Arabs，Persians were forced to give up their
own religion and language. Iran’s historical experiences led to its current mentalities
of big power， resistance and victim. Iran should take seriously the reasons for
conflicts with other countries and try its best to change the situation. Of course，other
countries should also understand the ideas of Iran
Key Words:Nationality;Persian;Iran;History of the Ｒise and Fa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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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关于伊朗的“抵抗型经济”详情，参阅中华人民共和国驻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大使馆经济商务
参赞处网站:《伊朗建设“抵抗型经济”的要点》，http: / / ir. mofcom. gov. cn /article / ztdy /201406 /2014
0600644541. shtml，2017 － 09 － 13。
